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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鮮時期漢．滿．韓互譯中的文字對音
 以《漢清文鑑》滿文的韓文表記法為例

邵 磊

中國清朝、也即韓國朝鮮朝中後期，中韓兩國在各方面往來甚密。這一

點在語言文字的交流上也可以體現。司譯院，起源於高麗朝，興盛於朝鮮朝，

是負責朝鮮外事翻譯和外國語教育的國家機關。司譯院中設有四學，分別是負

責漢語翻譯與教學的漢學、負責蒙語的蒙學、負責日語的倭學和負責滿語的清

學。同時也擔當了這些語言文字互通的重要角色。

漢滿韓對音書籍甚多，其中保存最完整、體系最完善、種類最豐富、詞例

量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漢淸文鑑》。本文將以此為切入點，對這些滿

文的韓文表記一一考察，尤其對這些特殊的韓文字所表記的音值及其原理做深

入研究。這些特殊韓文的音值，因其所表之音為被表滿文之音，故可通過被表

滿文的音值來被推定。而滿文所代表之音，未必均為滿語之音，也有表記漢語

的滿文之音。爲了明確這些特殊韓文的音值，首先需確定被表滿文的音值。為

盡詳實，本文將“漢語－滿文”與“滿語－滿文”分為兩部份分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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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iteration of  Chinese, Manchu and Korean 
in the Qing/Joseon Dynasty—Using the 

Transliteration of  Manchu into the Korean 
“Han-cheong-mun-gamHan-cheong-mun-gam” Notational 

System as an Example

Shao Lei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and late Joseon dynasty were very close, as we can see, 
among other ways, with regard to the exchange of  scripts. The Sa-yeok Academy（司

譯院）,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Korean Goryeo dynasty and prospered in the Joseon 
dynasty, was the official state office for foreign languages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ranslating foreign texts. This academy had four sections: a Qing Chinese Department, 
a Mongolian Department, a Japanese Department and a Manchurian Department. Its 
scholars could therefore see the vital role played by Chinese, Manchu and Korean in 
the Korean notational system. 
　　There are many books with transliteration tabl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Manchu 
and Korean. The best preserved, most systematic and varied of  these, with the greatest 
number of  examples, is the “Han-cheong-mun-gam”（漢清文鑑）.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atter further, looking closely at the Korean notational system from Manchu and 
especially at the sound values of  the special Korean notational signs. Since these were 
used to signify Manchu sound values, we could use them to infer the sound values 
of  these special Korean notational signs. Not all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Manchu 
signs may be Manchu sounds; some may (also) be Chinese sound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ound value of  these special Korean notational signs, we first need to verify the 
sound value of  the signs used in Manchu. This study therefore comprises two sections: 
“Chinese language – Manchu script” and “Manchu language – Manchu script”.

Keywords: “Han-cheong-mun-gam” ,  Manchu Script, Korean notational system, 
transcription, transli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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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司譯院，起源於高麗朝，興盛於朝鮮朝，是負責朝鮮外事翻譯和外

國語教育的國家機關。司譯院中設有四學，分別是負責漢語翻譯與教學

的漢學、負責蒙語的蒙學、負責日語的倭學和負責滿語的清學。滿清時

期，擔當了漢、滿、韓三者語言文字互通的重要角色（鄭丞惠，2003，

頁 31）。

漢韓對音書籍甚多，但以韓文對滿文讀音進行表記的清學書籍，流

傳至今的僅剩六種。它們分別是《八歲兒》、《小兒論》、《三譯總解》、

《清語老乞大》等讀書類書籍和《同文類解》、《漢清文鑑》等辭典類

書籍（조규태，1981，頁 27-28）。這些流傳下來的清學書均已影印並

出版，對韓國的清學研究以及中韓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表

記滿文的韓文中，有許多韓文不但與現代韓國語中所使用的固有韓文大

相徑庭，甚至連造字方法也與傳統造字法截然不同。其中保存最完整、

體系最完善、種類最豐富、詞例量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漢清文

鑑》。

朝鮮正祖朝，學者李湛和譯官金振夏等人根據清朝漢滿辭典《御製

增訂清文鑑》編纂了韓滿詞典《漢清文鑑》。該書為木版本，共十五

卷十五冊。其中凡例四章，目錄十章，正文（卷一∼十五）九百二十四

章，編纂關與者名單三章等，總計九百四十一章。每章以滿語的天部、

時令部、地部等作為章節題目來記錄，共分三十六部八十七類，每個詞

條以中文詞條開頭，其下用韓文標注漢音。漢字標音下是詞義的韓語註

釋，再下則是相對應的滿文詞條，其右為該滿文的韓文標音。滿文之下

是用韓文書寫的滿語說明，該處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本是以滿文書

寫，但本處省略滿文，直接用韓文將其音譯。每詞條間用「〇」相隔。

該書詞目豐富，對研究近代韓國語、近代滿語以及近代漢語有著重要的

價值（김영황，1996，頁 214-218）。《漢清文鑑》全文由延禧大學（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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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世大學前身）東方學研究所影印，題為《韓漢清文鑑》（閔泳珪，

1956）。《御製增訂清文鑑》在韓國國立漢城大學（今譯國立首爾大學）

古文獻資料室有藏本一套。

滿文作為清朝的國字，不僅擔負著表記滿語的功能，爲了更有效的

統治漢地，也擔負起了表記漢語的作用。由於滿漢兩語的音韻體系不

盡相同，表記不同語音的文字體系也會有出入。爲了使研究更加清晰明

確，有必要將滿文分為表記滿語的「滿語－滿文」和表記漢語的「漢

語—滿文」兩種，這對研究滿文的韓文再次轉記也起到區分的作用。

爲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學，還需注意文字表記時的兩個重要標準

「轉字」(transliteration) 和「轉寫」(transcription) (Trask，1996)。其區分

是以表記其他語言或文字時，是否注重被表記文字的形態為依據，注重

被表記文字形態的稱為轉字，忽視被表記文字形態的稱為轉寫。其中，

再以是否注重文字發音為基準，還可以將轉字分為注重文字發音和忽視

文字發音的兩種；而轉寫無條件都是注重文字發音的。有時轉字和轉寫

的界限並不明確，對此類表記也並無追究的必要（成百仁，1984）。

本文將這些滿文的韓文表記一一考察，尤其對這些特殊的韓文字所

表記的音值及其原理做深入研究。這些特殊韓文的音值，因其所表之音

為被表滿文之音，故可通過被表滿文的音值來被推定。而滿文所代表之

音，未必均為滿語之音，也有表記漢語的滿文之音。爲了明確這些特殊

韓文的音值，首先需確定被表滿文的音值。為盡詳實，本文將「漢語－

滿文」與「滿語－滿文」分為兩部份分別論述。這些特殊文字的造字原

理，或者說其特殊符號的添加依據，或因滿文音值而表，或因滿文外形

而記，因此需要以轉寫和轉字來區別論述。

貳、《漢清文鑑》中滿語—滿文之韓文表記的特徵

金代，女真人參照漢字創制了女真文，但隨著金朝的衰落與女真文

的不實用，至明末，女真人已經完全丟棄了女真文字。努爾哈赤興起後，



61清－朝鮮時期漢．滿．韓互譯中的文字對音

女真人雖講女真語，但卻書寫蒙古文，隨著軍事形勢的飛速發展，這種

語言與文字不相符的矛盾已經不能滿足女真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努爾

哈赤命噶蓋和額爾德尼創制滿文。這種草創的滿文仿照蒙古文字母，來

標記滿語發音，相較於後來的新滿文沒有加圈點，故後人稱之為「無圈

點滿文」或「老滿文」。老滿文在女真地區推行 33 年，發揮了巨大的

作用。但老滿文一字多音，且無法準確標記漢語藉詞，故時常出現混亂

或不足，亟需改進。天聰年間，皇太極命達海和庫爾纏對其加以改進。

經過改進的滿文增添了圈點，使滿文一字一音，固定字形，並創製了藉

詞專用字母，較老滿文更為完備，被稱為「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

（閻崇年，2002，頁 42、46）圈點的添加對於滿文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

意義。

本節將對滿語－滿文的韓文表記、尤其是特殊韓文表記的特徵、音

值等進行考察。為此，筆者將《漢清文鑑》全文調查，將例字和頁數列

表展示，表格以發音為項列出。滿文同其母源文字蒙文一樣，每個字母

有獨字、語頭、語中、語末四種形態，但字母不因字形的不同而影響發

音，因此筆者會以國際音標為基準爲其添注羅馬字表記，以使讀者方便

理解。另外，滿文不同於漢字和韓文，是以字節為單位書寫，而是像英

語一樣以詞節為單位書寫，因此表格中會將例舉音節塗黑，將無關音節

以灰色標示出來。《漢清文鑑》滿文的韓文表記分為兩種，即表記滿文

詞條的正文部份和表記詞條說明的註釋部份，本文將其分別例舉，並將

註釋部份以括弧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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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漢清文鑑》滿語—滿文基本字母  韓文表記  例字表（一）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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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漢清文鑑》滿語－滿文基本字母  韓文表記  例字表（二）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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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滿語－滿文元音字母的韓文表記

滿文 a1 的音值為 /a/。《漢清文鑑》中以韓文「ㅏ /a/2」來表記。 

滿文 aj 的音值為 /aj/，字頭字中形為 ajj。韓文以「ㅐ /aj/」表記。

此處將現代韓文的單元音「ㅐ」認定為二重元音。

滿文 aɔ的音值為 /aw/。該滿文字母是爲了表記漢語外來語而製的

二重元音，並不用其表記純滿語。

滿文 ɔ的音值為 /ɔ/。韓文以「ㅗ /o/」表記。

滿文 ɔj 的音值為 /ɔj/，字頭字中形為 ɔjj。韓文以「ㅚ /oj/」表記。

此處也是將現代韓文的單元音「ㅚ」認定為二重元音。 

滿文 ɔɔ的音值為 /ɔ:/。成百仁（1984，頁 41）指出，ɔɔ在滿語—

滿文中讀長元音 /ɔ:/，但在漢語—滿文中讀雙元音 /aw/。此處為純滿

語字母，故其音值為長元音 /ɔ:/。《漢清文鑑》中以韓文「ᆂ (oo)」來

表記。但「ᆂ」並非韓國語中通常所使用的固有文字，通過滿文 ɔɔ的

文字形態可知，該韓文字是仿造滿文字形而新製的字母。而且，韓國語

中沒有長元音，韓文也無法表記長元音，故只能用此方法來區分於此不

同的短元音 ɔ。

滿文 ɔɔj的音值為 /ɔ:j/，字頭字中形為 ɔɔjj。以韓文「 (ooj)」表記。

該滿文字是在以 ɔɔ為語尾的名詞末尾添加屬格助詞「  (-j)」形成的複

元音，音值推測為 /ɔ:j/。而轉記它的韓文字也是十分罕見的，目前僅

在清學書和蒙學書中可以看到。該韓文表記更是違反韓文造字常理的，

其字形可推測是根據滿文字形將字母羅列成「ㅗ + ㅗ + ㅣ (o+o+i)」的

形態轉字而來。

1 滿文的羅馬字標注以國際音標為基準，音價根據成百仁（1981）標注，滿文拼寫法則

以高娃（2005）為準。
2 該處標注的韓文音價係根據韓國學者許雄（1985）和洪允杓（1994）整理的前期近代

韓國語（17 世紀 ~18 世紀中葉）之音價。而現代韓國語與近代以前韓國語在元音上

的主要差異為，「ㅐ、ㅔ」等字母的現代音價是單元音 /ɛ/、/e/，近代音價是複元

音 /aj/、/əj/。本文將韓文注音區分為「固有韓文」和「新製韓文」兩種，前者在斜

線「/…/」內標注國際音標，後者在括弧「（…）」內標注一般羅馬字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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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 ə的音值為 /ə/。韓文有「ㅓ /ə/」和「ㅡ /ɯ/」兩種表記。

因為韓文「ㅓ」的發音更接近於滿文 ə音，因此主要以此來表記，但偶

爾也以發音略微相似的「ㅡ」來表記。成百仁（1984，頁 37）對此進

行了猜測，他發現用「ㅡ」轉寫的滿語只有助詞等虛詞，或者弱化了的

第二音節元音，而滿人確實有將詞尾輕讀的習慣。3 因此韓文用了一個

聽覺上相對較弱的元音記之。

滿文 əj 的音值為 /əj/，字頭字中形為 əjj。韓文有「ㅔ /əj/」和「ㅢ /

ɯj/」兩種表記。原因同上，且將現代韓文的單元音「ㅔ」認定為二重

元音。

滿文 əɔ的音值為 /əw/。《漢清文鑑》正文中有「ᅻ (əu)」、註釋

中有「ᅺ (əo)」和「ᆕ (ɯu)」三種韓文表記。正文與註釋轉記方法不同

的現象很多，註釋的表記相對較隨意。《同文類解》等其他清學書均以

「 (ɯo)」表記，但《漢清文鑑》卻無此例。通過整理可知，韓文表

記有「  ᅺ ᆕ ᅻ」四種。「ᅺ ᅻ」與「ᆕ」的差異同上，是「ㅓ」

和「ㅡ」的差異；「  ᅺ」與「ᆕ ᅻ」的差異則是轉字與轉寫之間的

不同。滿文 əɔ的語末元音形態雖為 -ɔ，但其實際音值為 /-w/。因此「  

ᅺ」是轉記了形態的轉字，而「ᆕ ᅻ」則是轉記了發音的轉寫。

滿文 u的音值是 /u/，ʊ的音值是 /ʊ/，兩者互為陰陽。《漢清文鑑》

正文中，u 與 ʊ均以韓文「ㅜ /u/」表記。而註釋中則有加圈的和無圈

的「ㅜ」兩種。韓國語的元音體系中，圓脣 ･ 後舌 ･ 高元音的位置上只

有 /u/ 音，而滿語的元音體系中不僅有 /u/，還有圓脣 ･ 中舌 ･ 高元音

/ʊ/。但是，與 ʊ相連的輔音是有限製的。只有陽性輔音 k+、kh+、x+、

t+ 和零聲母可以與其相連。因為滿語有元音和諧規則，因此陽性元音 ʊ

要連接在陽性輔音 k+、kh+、x+、t+ 之後，而陰性元音 u 則要連接在陰性

輔音 k －、kh －、x －、t －以及不區分陰陽性的輔音之後（成百仁，1978，

頁 70-71）。但在韓國語語音中並沒有如此的音韻規則，因此無法區分

3 趙杰（1996）認為詞末輕讀的現象還普遍存在於北京話等漢語北方方言中，這也是因

為受到滿蒙等北方少數民族語言的影響所導致的。例詞如：姑娘 (gū niang)，老爺 (lǎo 
ye)，兒子 (ér z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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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ʊ/ 與 /u/ 的區別。爲了在形態上區分兩者，韓文轉記的過程中以滿文

的陽性發音 ʊ與 k+、kh+、x+的結合作為基本表記，不添加任何符號，

但轉記陰性發音 u 與 k －、kh －、x －的結合時，則作為特殊表記，在前

者的基礎之上添加小圈，以示區別。於此相反的是，ʊ與陽性子音 t+ 以

及零聲母的結合非常稀少，因此 ʊ與陽性子音 t+ 及零聲母的結合反而

成了有圈字。另外，以 ʊ作開頭的零聲元音節的發音讀似 /wə/ 音，但

又要同滿文 wə字相區別，因此用加圈的韓文「워 /wə/」來表記前者，

用不加圈的「워」表記後者。

表 3 

《漢清文鑑》滿語—滿文複合元音  韓文表記  例字表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滿文 uj 的音值是 /uj/，字頭字中形為 ujj。韓文以「ㅟ /uj/」表記。

滿文 ʊj 的音值是 /ʊj/，字頭字中形為 ʊjj。《漢清文鑑》的滿語—

滿文中無此例。

滿文 i 的音值是 /i/。韓文以「ㅣ /i/」表記。

滿文 ii 的音值是長元音 /i:/。《漢清文鑑》的滿語－滿文中無此例。

滿文 iɔ的音值是 /iw/。《漢清文鑑》正文中以沒有加圈的「ㅛ /

jo/ ㅠ /ju/」來表記，但註釋中，滿文 niɔ則是以加圈字「뇨 ° 뉴 ° °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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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뉴」來轉記；有少量 miɔ以「°묘」來轉記，但多數以「ᆛ (iu)」來表記。

《清語老乞大》等清學書也有以「ᆚ (io)」表記的例子。滿文 iɔ的音值

並非是 /iɔ/，而是 /iw/。因此「ᆚ ᆛ ㅛ ㅠ」的轉記都是可行的。但是，

在「ㅛ」旁加圈的理由是什麽？「ㅛ」只有在與「ㄱ ㄴ ㅁ」相連接時

才加圈。成百仁（1984，頁 44）認為，這應該是爲了將其與真正的 /

iɔ/ 音作區分。滿語中有 /kiw//niw//miw/ 這樣三種音節，也有 /kjɔ//

njɔ//mjɔ/ 這樣三種音節。而 /kiw//niw//miw/ 的滿文字形其實是「kjɔ、

njɔ、mjɔ」，而 /kjɔ//njɔ//mjɔ/ 的滿文字形並不是「kjɔ、njɔ、mjɔ」，

而是「kijɔ、nijɔ、mijɔ」。但韓文無法區分這兩者的字形，因此在前者

加圈以區別後者。另外，「ᆚ ᆛ」的轉記方法通常用在滿語中的擬聲

語、疑問句或漢語借用語，而純滿語單詞則是以「ㅛ ㅠ」來轉記。另外，

同樣是滿文的 niɔ，也有「뇨° 뉴°」兩種轉記方式，產生其差異的原因，

有轉寫和轉字的差別，也有元音和諧陰陽性的原因。

圖 1  音值為 /-jɔ/ 和字形為「-jɔ」的滿文表記之差異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滿語—滿文輔音字母的韓文表記

滿文 j 的音值為 /j/，w 的音值為 /w/。《漢清文鑑》中滿文 j 的韓

文轉記以 j( ㅣ )- 系複元音表記，w 以 w( ㅗ / ㅜ )- 系複元音表記，輔音

以零聲母「ㅇ」記。

滿文 k、kh、x 的音值根據陰陽性的不同，分為陽性的 /q//qh//χ/

與陰性的 /k//kh//x/ 兩種變異音。《漢清文鑑》正文中均以韓文「ㄱ /

k/ ㅋ /kh/ ㅎ /h/」表記，但註釋中則有加圈與無圈之區別。如前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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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仿造回鶻蒙文而創製的滿文同蒙文一樣，元音以陰陽性分類，相

連接的輔音也會因後接元音的陰陽性的不同而產生變異音，且字形也會

有所變化。會產生這種變化的輔音有 k、kh、x 與 t、th。k、kh、x 與陽

性元音相連接時，其發音和字形如右「 /q//qh//χ/」；與

陰性元音相連接時，其發音和字形如右「 /k//kh//x/」。

經觀察可知，「ㄱ ㅋ ㅎ」是否加圈，與其陰陽性無關。如前文所述，

其加圈原因是爲了區分元音 u 與 ʊ還有 -iɔ與 -ijɔ。加圈位置是在左上還

是右上，並無差異。

滿文 p、ph、m、f 的音值為 /p//ph//m//f/。韓文分別以「ㅂ /p/ 

ㅍ /ph/ ㅁ /m/ ㅸ /β/」表記。其中，「ㅸ」是中世韓國語時期的古字，

在現代韓國語文字體系中已經消失，語音中也並無此音。滿文 φ為零聲

母。韓文也以零聲母「ㅇ」來表記。

滿文 th 的音值為 /th/。韓文以「ㅌ /th/」表記。

滿文 t 的音值為 /t/。《漢清文鑑》正文均以「ㄷ /t/」表記，但註

釋中則有加圈字出現。此處也是為區分 ʊ和 u 而加圈。

滿文 l 的音值為 /l/。《漢清文鑑》正文均以「ㄹ /ɾ/」表記，但註

釋中則以加撇字「ㄹ
√ 」表記。滿語的流音有 l 和 r 兩種，但韓國語僅有

「ㄹ /ɾ/」一種。韓文在表記其他語言中的流音 r 時，通常也用「ㄹ」

來轉記。此處註釋中，滿文 r 正是以「ㄹ」來表記，為作區分，l 則以

「ㄹ
√ 」來轉記。加撇的方式也是與韓文的造字法相違背的。那麼添加

「√」的方式從何而來？若觀察滿文 l的字形「 」就可以很容易的得知，

這個「√」的添加其實就是模仿滿文 l 的字形而來。滿文 l 的字形就是在

零聲母「 」基礎之上添加「 」而來。

滿文 r 的音值為 /r/。韓文以「ㄹ /ɾ/」表記。如上述可知，《漢清

文鑑》正文中無法區分滿文 l 與 r 的韓文轉記。

滿文 s 的音值為 /s/。 韓文以「ㅅ /s/」表記。

滿文 tʃ、tʃ h、ʃ 的音值為 /tʃ//tʃ h//ʃ/。韓文以「지 /tsi/ 치 /tshi/ 

시 /si/」表記。由於近代韓國語的音韻體系中，並沒有如漢語的捲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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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或滿語的後齒莖音，僅有類似漢語平舌音的「ㅈ /ts/ ㅊ /tsh/ ㅅ /

s/」4，因此在轉記其他語言里類似的發音時，只能以「지 /tsi/ 치 /tshi/ 

시 /si/」來轉記。如此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韓文轉記「샤 /sja/」字，

到底是指滿語的 /sia/ 音，還是 /ʃa/ 音？韓文在轉記其他語言文字時，

經常會出現齒音轉記混亂的現象。而此處，「샤 /sja/」僅代表滿語的 /

ʃa/ 音。原因將在第參章第二節中論述。

三、滿語—滿文語末輔音字母的韓文表記

滿文語末輔音 -n 的音值為 /-n/。《漢清文鑑》中以韓文收音「ㄴ

[-n]5」來表記。

滿文語末輔音 -ŋ的音值為 /-ŋ/。韓文以收音「ㅇ [-ŋ]」表記。滿

文詞節中，若出現「-ŋk-」的結構時，產生鼻音化現象，讀作 [ŋŋ]（梁

六十三，2007，頁 9）。如「 niŋkə」，其發音應為 [niŋŋə]，但韓文不

以發音轉記為「닝 」，僅以字形轉記為「닝거」。

滿文語末輔音 -m 的音值為 /-m/。韓文以收音「ㅁ [-m]」表記。

滿文語末輔音 -r 的音值為 /-r/。韓文以收音「ㄹ [-l ]」表記。

滿文語末輔音 -l 的音值為 /-l/。《漢清文鑑》正文中均以韓文收音

「ㄹ [-l]」來表記，但註釋中則以加圈字「°ㄹ」來表記。該處加圈也是

爲了區別於滿文語末輔音 -r 的韓文轉記。

滿文語末輔音 -t 的音值為 /-t/。韓文以收音「ㄷ [-t˺ ]6」表記。

滿文語末輔音 -k 的音值為 /-k/。《漢清文鑑》正文中均以韓文收

音「ㄱ [-k˺ ]」來表記，但註釋中則有無圈和加圈的「°ㄱ」兩種韓文字

來表記。前文提到，滿文的 k 系輔音有陰陽性兩種寫法，發音也略有差

4 學界中，對近代韓國語「ㅈ ㅊ ㅅ」三字的音價有爭議。或為 /ts//tsh//s/，或為 /
tʃ//tʃ h//ʃ/。爲與滿語區隔，此處採取前者觀點。關於韓國語齒音的詳實論述，參見

邵磊（2015）。
5 韓國語中，認為輔音作收音時發出的不破音屬於該輔音變異音的一種，且非主變異

音，故此處以音聲記號「[ ]」標注。
6 韓國語的爆破音的收音均為不破音，即不完全爆破，類似漢語中的入聲，國際音標中

添加「┐」符號做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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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不過可以看做是同一個發音的不同變異音。位於語頭的 k 系輔音的

韓文轉記雖然不區分陰陽性字形的差異，但在語末的輔音 k 則通過加圈

做了區分。滿文語末的輔音 k 的陽性字形為「 」，韓文表記為無圈

字「ㄱ」；陰性字形為「 」，韓文表記為加圈字「°ㄱ」。

滿文語末輔音 -s 的音值為 /-s/。韓文以收音「ㅅ [-s˺ ]」表記。現代

韓國語中，發音為 [-s˺ ] 的收音已消失，而以「ㅅ」來表記的收音發音

為 [-t˺ ]。

參、《漢清文鑑》中漢語—滿文之韓文表記的特徵

隨著滿清王朝對中原的統治，滿漢在文化和語言上的融合以不可避

免。因此，滿語中大量融入了漢語借用語（也可以說是外來語），也使

得滿文不僅要單純表記滿語固有語言，同時也要表記漢語借用語。尤其

漢滿詞典中，滿語還要給純漢語（也可以說是外國語）做標音，更加大

了滿文需要適應漢語言語音的要求。筆者通過考察《漢清文鑑》及其底

本《御製增訂清文鑑》全部內容，將漢語－滿文部份單獨歸納，並將例

字列表研究。由於《漢清文鑑》註釋部份全為滿語－滿文，因此本節考

察僅限正文部份。

在此，首先扼要介紹一下滿文表記漢語的方式方法。《國朝耆獻類

徵》卷一〈達海傳〉中記載：「⋯⋯三月 7 詳定國書字體⋯⋯又以國書

與漢字對音未全者，於十二字頭正字外，增添外字。猶不能盡協者，則

以兩字連寫切成，其切音較漢字更為精富，由是國書之用益備。⋯⋯」

（成百仁，1984，頁36）。由此可知，滿文表記漢語的方法有兩種，即「對

音」與「切音」。所謂對音，就是在滿文已有文字或單音節拼寫中尋找

相同或相似的字節來表記一個漢字；而切音是指，在無法用滿文的單音

節拼寫一個漢字時，用兩到三個音節連讀合聲來使其對應的方法。而在

7 此處年份為清太宗天聰六年（西元 163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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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音中，有些發音不能完全吻合的，就在滿文現有字母 8 之外，專門再

造字母來拼寫漢字，被稱為「外字」（成百仁，1984，頁 36）。

圖 2  用來表記漢語的滿文外字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滿文外字由六個輔音字母和五個特殊單獨文字組成。其中，滿文

k 系輔音因為區分陰陽性，在與不同元音結合的時候會產生 [q][qh][ χ ]

和 [k][kh][x] 兩種變異音，而漢語中僅有 [k][kh][x] 的發音，因此滿文中替

代陽性字母「 (k+/q/、kh+/qh/、x+/χ /)」，另外新製可以

表記漢語的陽性「 (K+/k/、Kh+/kh/、X+/x/)」三字。不過

「 /k//kh//x/」與「 /k//kh//x/」音值完全相同。

「切音」的全稱為「合聲切法」，就是將兩或三個音節快速拼讀合

為一聲。因此，切音法還可以分為「二合切音」與「三合切音」。以《御

製增訂清文鑑》(3:7b) 中的詞條為例，「王福晉」三個字的滿文表記法

是以一個音節來拼寫的，因此屬於對音法；而「郡」的滿文表記法則為

切音法。「郡 /kyn/」的滿文表記為「kijɔin」，拆分下來就是 ki、jɔin

兩個音節合聲的二合切音。由於滿文以詞節為單位，因此一個「字」可

以寫下多個音節，可以與漢字一一對應。

圖 3  漢語的滿文對字法及二合切音例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8 「十二字頭」本指老滿文中的零聲母及所有基本輔音字母，新滿文中泛指包括元音在

內的滿文所有的基本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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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語－滿文韻母的韓文表記

漢語 /a/9 以滿文 a 表記。《漢清文鑑》中以韓文「ㅏ /a/」來表記。

漢語 /aj/ 以滿文 aj 表記。韓文以「ㅐ /aj/」表記。此處將現代韓

文的單元音「ㅐ」認定為二重元音。

漢語 /aw/ 以滿文 aɔ 或 ɔɔ 表記。韓文也相應的有「ᅶ (ao)」和

「ᆂ (oo)」兩種表記。滿文 aɔ僅用於部份漢語借用語和擬聲語，純滿

語中不使用該字。根據滿文的表記原則，-w 系複元音的表記均以 -ɔ來

表示 -w，並無 -w 的寫法。《清文啓蒙》的〈異施清字〉一節中規定，

漢語借用語中的 /aw/ 音均應以 ɔɔ表記。但作為詞典的《漢清文鑑》中

卻多以 aɔ表記 10。由此可知，滿文 aɔ的表記是爲了盡可能的貼近原發

音，而 ɔɔ的表記是將漢語滿語化了的表記方法。韓文轉記不因漢字的

發音一樣而表記一樣，反而因為滿文的表記不同而分別表記，可以說明

《漢清文鑑》的韓文轉記更重視滿文的字形而相較不太重視漢字的字

音。

漢語 /an/ 以滿文 an 或加點的 an 表記。韓文也相應的有「 /

an/」和「ˎ (an)」兩種表記。語末輔音 -n多以韓文收音「ㄴ (-n)」轉記，

但偶爾也有加點的「 ㄴˎ (-n)」。《漢清文鑑》凡例第十八條後半部份中

提到：「文鑑中한ˎ 샨ˎ 쟌ˎ ˎ  젼ˎ 얀ˎ 은ˎ七字皆有傍小點故亦從之」，由

此可知，韓文是否加點，是根據《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滿文字形是否加

點而決定。但實際上 -n加點的字還有「안ˎ」，共八個字。滿文語末輔音 -n

的兩種字形為「 」和「 」。以上八字所對應的漢字中，有些滿文

加點了，但有些卻沒加點。而韓文的轉記卻完全忠實於滿文，滿文加點

韓文就加點，滿文無點韓文就也無點。因此，韓文所加的點與音值無關。

9 本文明清時期的近代漢語音韻體系依據王力（1985）整理而成。
10 不過《漢清文鑑》中也有一個特例。「寶」字在多處地方均用滿文「paɔ」表記，但

在第十卷有四處 (10:40a、10:41a、10:42a、10:43a)以「pɔɔ」表記。十卷屬於「貨財類」，

其中所出現的「寶」字詞條均以「寶貝」之意出現，又恰好滿語中寶貝之詞是漢語借

用語，且以「pɔɔ」表記，因此推測此處的漢語－滿文表記可能是因為與滿語－滿文

表記相混淆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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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者成百仁（1984，頁 53）認為，滿文是否加點，多局限於漢語 /

xan/、/ʂan/、/an/ 等音，而這些音又恰與滿語 xan（汗）、ʃan（耳）、

an（常）等詞發音相似。爲了區分漢語詞與滿語詞，在漢語－滿文上加

點以別之。但這樣的解釋不足以說明那些不以「an」為韻母的字為何也

有加點的狀況，如「  tʂən」，本文將在本章第三節中作以說明。

漢語 /aŋ/ 以滿文 aŋ表記。韓文以「 /aŋ/」表記。

漢語 /ə/ 以滿文 ə表記。韓文以「ㅓ /ə/」表記。

漢語 /əj/ 以滿文 əj 表記。韓文以「ㅢ /ɯj/」表記。

漢語 /əw/ 以滿文 əɔ表記。韓文以「ᅻ (əu)」和「ᆕ /ɯu/」兩種

方式表記。原因同滿語－滿文。

漢語 /ən/ 以滿文 ən 表記。韓文以「 /ən/」和「 /ɯn/」兩種

方式表記。漢語 ə- 系複韻母的韓文表記通常以「ㅡ /ɯ/」轉記。但與

捲舌音聲母相拼時，沒有捲舌音的韓文需要以「지 /tsi/ 치 /tshi/ 시 /

si/」轉記，而韓文 i/j- 系元音又沒有與「ㅡ」相結合的複元音搭配，因

此只能用與「ㅡ」音相似的「ㅓ /ə/」來代替，拼寫成「ㅕ /jə/」。

漢語 /əŋ/ 以滿文 əŋ表記。韓文以「 /əŋ/」和「 /ɯŋ/」兩種

方式表記。原因同上。

漢語 /ɿ/ 以漢語－滿文專用字（即外字）ɿ表記。/ɿ/ 即「ㄗㄘㄙ /

tsɿ//tshɿ//sɿ/」的韻母，發音近似 /ɯ/。韓文以「ㅡ /ɯ/」表記，但也

有加圈的特例「스°」。成百仁（1984，頁 39）推測，「스」是滿語中

的常用虛詞 sə的韓文轉記，因此漢語－滿文中則加圈以示區分。

漢語 /ʅ/以漢語－滿文專用字 ʅ表記。韓文以加圈的「ㅣ /i/」表記。

漢語 /ʅ/ 音，又被看成是受捲舌輔音影響而捲舌化了的 /i/ 音。因此漢

語中的 /ʅ/ 音僅存在於「ㄓㄔㄕ /tʂʅ//tʂhʅ//ʂʅ/」之中。因滿語中無捲

舌音，故使用近似的 tʃ i、tʃ hi、ʃ i 三字來轉記。但隨著漢語借用語的增

多，爲了尋求更加貼切的表記，滿文中新製了「 /tʂʅ //tʂhʅ /」兩

字，原有的「 /ʃ i/」代 /ʂ ʅ/。而「 」兩字是在原有的「 /

tʃ i//tʃ hi/」兩字基礎之上加圈而成，因此漢語－滿文 tʂʅ、tʂhʅ的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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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記也仿之為「지° 치°」。但為何漢語－滿文 ʂʅ(ʃ i) 的韓文轉記「°시」

的加圈位置有所不同？雖然滿文「 /ʃ i/」也屬原有之字，但其字形也

是自「 /si/」加點而來，而且加點位置為左上，因此筆者認為其韓文

轉記也依滿文字形仿之。而韓文「지 치 시」三字則用於轉記漢語的尖

音 /tsi//tshi//si/。

漢語 /ɚ/ 以滿文 əl11 表記。韓文以「을 /ɯl/」表記。韓文收音「ㄹ

[-l]」是對漢語兒化音的表記。

漢語 /i/ 以滿文 i 表記，其中 /li/ 以滿文 lii 表記。韓文也與其相對

應，轉記成「ㅣ /i/」和「 (ɾii)」。《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是漢語—

滿文的拼寫規範，其中規定漢語的 /li/ 音不用滿文的 li 拼寫，而要拼寫

成 lii。雖然發音上沒有差別，但滿文為何要如此拼寫，長期以來在韓國

學界未能得到很好的答案。本文將在本章第 3 節中進行說明。

漢語 /ja/ 以滿文 -ija 表記。韓文以「ᆙ (ija)」表記。《漢清文鑑》

中轉記漢語 i- 系複韻母的韓文字形非常特別。雖然這種「-ij-」疊加的

表記方式是有反於韓文常規造字法的，但在《漢清文鑑》中卻毫無混亂、

井然有序，無一例外的如此表記。韓文中也有 j- 系複元音可以表記漢語

的 i- 系複韻母，而且歷來也均以此轉記。但如此奇特的表記方法又是從

何而來？觀察滿文的表記可知，滿文正是如此所記。而這種「-ij-」疊加

的方式是滿蒙文所特有的，《漢清文鑑》的韓文轉記完全忠實於了這種

特殊表記。那麼滿蒙文的「-ij-」疊加表記又是如何產生的？前文提到，

滿文在表記漢語時有「切音」之法。而「-ij-」疊加的方式恰是二合切

音的表記方法。因滿蒙文中並無 j- 系複元音，而是將半元音 j 作為輔音

來看待，因此在轉記漢語的 i- 系複韻母時，將漢語的一個音節（即一

個字的發音）拆成兩個音節並連寫在一起。如，用滿文表記漢字「下 /

xia/」時，就要將其拆分為「xi」和「ja」兩個音節，再將其連寫、合聲

為一體，即成「xija」。而此處的 j-並無實際音值，只是拼寫問題而已（李

11 《御製增訂清文鑑》(2:7) 中有一處以滿文 al 表記，但《漢清文鑑》的韓文轉記依舊

與滿文 əl 相同。該處可確認為是誤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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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春，1999，頁 26）。韓文再次轉記時，雖可以直接用韓文本有的字

「햐 /hja/」來表記，沒有必要如滿文一樣使用二合切音法。《漢清文鑑》

凡例十中說道：「…ㅑ /ja/ 類𤥴 (nija) 字卽니야 /ni//ja/ 之二合切音，

讀如냐 /nja/ 字， 倣此…」。由此可知，《漢清文鑑》的韓文還

是完全依照滿文的拼寫習慣而轉記的。另外，若 i- 系複韻母前為零聲母

的話，滿文將 j 視為輔音字頭，僅以「j+ 元音」的形式相拼，不拼作「零

聲母 +ij+ 元音」的形式。韓文也隨之轉記為「零聲母 +j- 系複元音」，

不再使用「-ij-」疊加的方式。因此滿文 ja 作「야 (ja/ja/)」。

漢語 /jaj/以滿文 -ijaj表記。韓文以「 (ijaj)」表記，零聲母 jaj以「얘

(jaj/jaj/)」表記，原因同上。此處將現代韓文的二重元音「ㅒ」認定為

三重元音。「-ij-」疊加原因也同上。

漢語 /jan/ 以滿文 -ijan 表記。韓文以「 (ijan)」表記，零聲母 jaj

以「얀 (jan/jan/)」表記，原因同上。「-ij-」疊加原因也同上。

漢語 /jaŋ/ 以滿文 -ijaŋ表記。韓文以「 (ijaŋ)」表記，零聲母 jaŋ

以「양 (jaŋ/jaŋ/)」表記，原因同上。「-ij-」疊加原因也同上。漢語 /

jej/ 以滿文 -ijəj 表記。韓文以「 (ijəj)」表記。此處將現代韓文的二重

元音「ㅖ」認定為三重元音。「-ij-」疊加原因也同上。

漢語 /jəw/ 以滿文 iɔ表記。韓文以「ᆛ (iu)」表記。如前文所述，

滿文 iɔ的發音並非 /iɔ/ 音，實為 /iw/ 音。而漢語 /jəw/ 音中的 /ə/，

可以看做是一種發音很輕的過度音，且中國人無論是說是聽，均不區分

/jəw/ 與 /ju/ 或 /iu/ 的區別，因此滿文略記之，韓文從之。

漢語 /in/ 以滿文 in 表記。韓文以「 /in/」表記。

漢語 /iŋ/ 以滿文 iŋ表記。韓文以「 /iŋ/」表記。

漢語 /iɔ/以滿文 -ijɔ表記。韓文以「 (ijo)」表記，零聲母 jaŋ以「요

(jo/jo/)」表記，原因同上。「-ij-」疊加原因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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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一）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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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二）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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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三）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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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四）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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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五）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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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六）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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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七）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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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  韓文表記  例字表（八）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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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 /y/ 以滿文 iɔi 表記。韓文以「ㆌ /juj/」表記。「ㆌ」是中世

韓文中所使用過的古字，為三重元音，現其發音與文字均已消失。而此

類韓文表記雖與滿文稍有異樣，但也基本吻合了三元音組合式的拼寫方

法。此外，與齒音相拼者如「 」等需加圈表記。《漢清文鑑》凡例

七中說：「… 字之시 …合音者並傍圈之 …是也…」。原本「

(sjuj)」等字是「시 (si)」與「위 (uj)」的組合，用以表記滿文「ʃ」與「ui」

結合而成的「ʃui」，指代漢語 /ʂui/ 音；而「 (sjuj)」字又可以被分析

為「ㅅ (s)」與「 (juj)」的組合，用以表記滿文「s」與「ioi」結合而

成的「sioi」，指代漢語 /ɕɥ/ 音。為區分兩者，故在後者加圈以別之。

漢語 /ɥan/ 以滿文 -ijɔwan 表記。韓文以「 (juan)」表記。滿文

在表記漢語 ɥ- 系複韻母時，採用的是三合切音法。如《漢清文鑑》例

十八中舉例「…泉 /tɕhɥan/ 以치유완切…」可知，漢字「泉 /tɕhɥan/」

在滿文中被切音為「tʃ hi」「jɔ」「wan」三個音節，韓文與之一一相對。

此外，與齒音相拼者如「° 」等需加圈表記。《漢清文鑑》例十八中

說：「…如川泉之 ，則川 /tʂhwan/ 以츄완切，泉 /tɕhɥan/ 以치유완

切…同音異切者如此，故° 之三合切音者圈之清字中一字」。也就是

說，韓文轉記時，同樣一個「 」字，既可以看做是「치 (tshi)」與「

(uan)」的組合，用以表記滿文「tʃ h」與「uwan」結合而成的「tʃ huwan」，

指代漢語 /tʂhwan/ 音；也可以看做是「ㅊ (tsh)」與「 (juan)」的組合，

用以表記滿文「tʃ h」與「ijɔwan」結合而成的「tʃ hijɔwan」，指代漢語 /

tɕhɥan/ 音。因此，為區分兩者，在後者加圈以別之。

漢語 /ɥe/ 以滿文 -ijɔwəj 表記。韓文以「°ᆐ (juəj)」表記。加圈原因

同上。

漢語 /yn/ 以滿文 -ijɔin 表記。韓文以「 (ijun)」表記，零聲母 jun

以「윤 (jun/jun/)」表記，原因同上。「-ij-」疊加原因也同上。

漢語 /yŋ/ 以滿文 -ijɔŋ表記。韓文以「 (ijuŋ)」表記，零聲母 juŋ

以「융 (juŋ/juŋ/)」表記，原因同上。「-ij-」疊加原因也同上。

漢語 /u/ 以滿文 u 表記，其中 /xu/ 以滿文 xʊ表記。其實，漢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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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體系中並無 /ʊ/ 音，但惟有 /xu/ 音以滿文 xʊ表記。《漢清文鑑》

的〈異施清字〉中說道，用滿文轉記漢語時，漢語 /xu/ 音要用滿文

xʊ/χʊ/ 表記。如此表記的原因可能是滿語和滿文中都不常使用 xu/xu/

的緣故。如同《漢清文鑑》正文部份滿語－滿文的韓文轉記一樣，漢語－

滿文的韓文轉記也不區分 u 與 ʊ的區別，均以「ㅜ」表記。雖然滿文表

記因 u 與 ʊ陰陽性的不同，會產生不同變異音、不同字形的情況，但正

文部份滿文的韓文轉記並不因此而產生變化，因此滿文 xʊ的韓文表記

不加圈。

漢語 /wa/ 以滿文 -uwa 表記。韓文以「ᆉ (ua)」表記。滿文在表記

漢語 u- 系複韻母時，也使用「-uw-」的疊加表記方式。這種表記方法

也同「-ij-」一樣，是二合切音法的一種。比如漢語 /kwa/ 音，以滿文

「ku」和「wa」兩個音節連記。但此時韓文卻無法同滿文一樣，像「-ij-」

一樣將「-uw-」疊加表記。韓文 w- 系複元音字母「ᆉ (ua) ㅝ (uə/wə/)

（固有韓文作ㅘ (oa/wa/) ㅝ /wə/）」等中，表示 w(u) 的字母「ㅜ」清

晰可見；但 j- 系複元音字母「ㅑ ㅕ ㅛ ㅠ」等中，表示 j(i) 的字母「ㅣ」

卻看不出來。因此可推測，韓文疊加「-ij-」來表記是爲了凸顯半元音

j(i)，而沒有疊加「-uw-」表記的原因則是韓文中已經能夠展現半元音

w(u) 的字形。另外，轉記滿文的韓文 w- 系複元音字母「ᆉ ᆊ」等字的

固有韓文本作「ㅘ ㅙ」，這是根據韓文的元音和諧原則而拼寫的，但

故意將表達半元音 w(u) 的「ㅗ (o)」改成「ㅜ (u)」，很可能也是爲了凸

顯半元音w(u)的文字形態。不過，在轉記零聲母wa時，則使用韓文「와/

wa/」，可能是將改字視為整體而表記的。

漢語 /waj/ 以滿文 -uwaj 表記。韓文以「ᆊ (uaj)」表記，零聲母 waj

以「왜 (oaj/waj/)」表記，原因同上。

漢語 /wan/ 以滿文 -uwan 表記。韓文以「 (uan)」表記，零聲母

wan 以「완 (oan/wan/)」表記，原因同上。

漢語 /waŋ/ 以滿文 -uwaŋ表記。韓文以「 (uaŋ)」表記，零聲母

waŋ以「왕 (oaŋ/waŋ/)」表記，原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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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 /wə(wo)/ 以滿文 -uwə表記。韓文以「ㅝ (uə/wə/)」表記。該

詞條僅有「워」「궈」兩字。根據王力（1985），近代漢語韻母中雖有

/wə/ 與 /wo/ 之別，但《漢清文鑒》的實際標音中並未明確區分兩者之

別。

漢語 /wəj/ 以滿文 ui 表記，零聲母時以滿文 wəj 表記。韓文以「ㅟ

(ui/uj/)」表記，偶爾有「ㅞ (uəi/wəj/)」的特例。王力（1991，頁22）提到，

漢語的三重複韻母 /jəw//in//iŋ//yn//yŋ//wəj//un//uŋ/ 的發音中，有

發音微弱的過度音 /ə/，因此，其發音實際為 [iəw][iən][iəŋ][yən][yəŋ][uəj]

[uən][uəŋ]。而滿文表記漢語該類發音時，常有是否添加 ə的混亂便源於

此。而韓文轉記是根據滿文而記。《漢清文鑒》第四卷第 35 頁有一處

帶有圈點的特殊表記「°위（尾）」。然而全書僅此一處標有圈點，究

其原因很可能是誤置。回查該字原文出處《御製增訂清文鑑》(8:19b) 發

現，該字左側之滿文「untʂhəxən」有一圈點，譯者很有可能因為該處之

圈點誤將其置於「wəj」字之上。

圖 4  《清文鑑》原文 8:19b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漢語 /un/ 以滿文 un 表記。韓文以「 (un/un/)」表記，偶爾有「

(uən/wən/)」的特例，原因同上。

漢語 /uŋ/ 以滿文 uŋ表記。韓文以「 (uŋ/uŋ/)」表記。

二、漢語－滿文聲母的韓文表記

漢語 /p//ph//m//f/ 以滿文 p、ph、m、f 表記。《漢清文鑑》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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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韓文「ㅂ /p/ ㅍ /ph/ ㅁ /m/ ㅸ /β/」表記。其中「ㅸ」是中世韓

國語時期的古字，在現代韓國語文字體系中已經消失，語音中也並無此

音。

漢語 /w/ 以滿文 w 表記。韓文以 w( ㅗ / ㅜ )- 系複元音字母表記，

輔音以零聲母「ㅇ」記。

漢語 /t//th//n//l/ 以滿文 t、th、n、l 表記。韓文以「ㄷ /t/ ㅌ /th/

ㄴ /n/ ㄹ /ɾ/」表記。

漢語 /j/ 以滿文 j 表記。韓文以 j( ㅣ )- 系複元音字母表記，輔音以

零聲母「ㅇ」記。

漢語 /k//kh//x/ 以滿文根據連接元音的陰陽性，以陰性輔音 k －、

kh －、x －和漢語—滿文專用陽性輔音字 K、Kh、x+12 表記。韓文不區分

陰陽性，均分別以「ㄱ /k/ ㅋ /kh/ ㅎ /h/」表記。

漢語 /tʂ//tʂh//ʂ//ʐ/ 以滿語—滿文固有輔音字 t ʃ、t ʃ h、ʃ 和漢語—

滿文專用輔音字 ʐ表記。韓文分別以「지 /tsi/ 치 /tshi/ 시 /si/ /ʒi/」

表記。韓國語中本無捲舌音，但在韓文創製初期，曾為漢語的捲舌音專

門創製了「ᅐᅕᄾ」等字，但該字僅用於中世韓國語時期的韓國漢語韻

書中，不見於近代的其他書籍。《漢清文鑑》凡例十八中指出：「…拴

/ʂwan/ 以시완切…」，由此可知，韓文中將「시」看做整體來轉記滿

文的 ʃ。另外，「ㅿ /ʒ/」13 是中世韓國語時期的古字，在現代韓國語

文字體系中已經消失，語音中也並無此音。其音值一直爭議不斷，或為

/z/，或為 /ʒ/。後世常用該字轉記漢語日母。

漢語 /ts/tsh//s/ 以漢語－滿文專用輔音字 ts、tsh 和滿語—滿文固

有輔音字 s 表記。韓文分別以「ㅈ /ts/ ㅊ /tsh/ ㅅ /s/」表記，偶爾有

加圈的特例。如前文所及，爲了區分漢語 ɥ- 系複韻母和平舌音相拼的

組合與 w- 系複韻母和捲舌音相拼的組合，如 /tɕhɥan/ 與 /tʂhwan/ 之別，

特在後者的韓文轉記上加圈作區分。

12 雖然滿文外字中，為漢語專門新製了陽性輔音 X，但並無實際用例，而是繼續使用

滿語－滿文的固有字母 x+。
13 關於該音的音價推定，詳見邵磊（2015，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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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漢語—滿文「諱」的韓文表記

在清朝－朝鮮時期的所有八種清學書籍中，《漢清文鑑》的漢語—

滿文表記最為規範。但如上文所述，其中仍有各別字符出現特殊寫法。

除前文提到過的不規律漢語－滿文拼寫法以外，仍有幾個特殊的拼寫法

值得我們高度注意。

有如下六個漢語－滿文字不符合常規的拼寫方法：

圖 5  《漢清文鑑》漢語－滿文表記中的不規律拼寫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以上六字的不規律拼寫，雖然發音相似， 但為何這幾個要特殊拼

寫、且改寫形態不一的原因則一直不得而知。韓國學界如成百仁（1984，

頁 58）、閔泳珪（1956），日本學界如今西春秋（1958，頁 41），中

國學界如黄俊泰（1985，頁 46）等學者，對此作出多種猜想和討論，但

多局限於語音或字形習慣問題。筆者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偶然看到一

本名為《初學滿文指蒙歌》的手抄本古籍，根據內容推測流傳於同治年

間。根據這本書（如圖 6），筆者得知原來滿文也有「避諱」之說，其

實現形式則是以相近發音的拼寫來代替原本的常規拼法。臺灣清華大學

歷史所的羅盛吉老師不久前才剛在《滿語研究》雜誌中刊登了名為〈清

朝滿文避諱漫議〉的文章，初步介紹了滿文中的避諱形式（羅盛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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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初學滿文指蒙歌》原文  頁 1
資料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據此可知，《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的不規律拼寫，大多數是就是滿

文中為避諱而改寫的字。圖 5 列舉的六個漢字音，從左至右依次是「玄

燁」、「胤禛」、「弘曆」之發音，即避「康熙」、「雍正」、「乾隆」

皇帝滿文用字之諱。

不過這當中，也有一個例外，就是表 9 中所示的 /xɥan/ 的標音。

依避諱要求，原本漢語 /xɥan/ 應用滿文表記成「  ɕiowan」以避康熙帝

「玄（  xiowan）燁」之諱，但《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卻有一處例外，

就是第十一卷第 38 頁處的「鋗」字（本文表 9 標 * 號處），被表記成

了「  xiowan」。通過全文考察，發現清代漢語讀 /xɥan/ 的漢字，如

「懸」、「軒」等，均被表記成「  ɕiowan」14，可見《御製增訂清文鑑》

有在遵守「避諱」規則，「鋗」字的滿文表記應是表記失誤。

而《漢清文鑑》中的韓文則完全依照滿文的拼寫方法進行轉字，未

考慮漢語的實際發音。包括「鋗」字的誤記，韓文也將錯就錯，未做修

正。

滿文避諱的特殊拼寫法，為韓文中的許多特殊表記提供了一種重要

的解釋思路。除以上六字以外，韓文、滿文尚有幾個特殊表記，如之前

提到的「加點 n」沒能得到很好的解釋。不知其中是否有些也與「避諱」

有關。

14 字例「懸」、「軒」參見《御製增訂清文鑑》2:44、25:14，以及《漢清文鑑》1: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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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本文將《漢清文鑑》中出現的所有滿文之韓文轉記均做了詳細的考

察。《漢清文鑑》分為正文和註釋兩部份。註釋部份僅出現滿語－滿文，

而正文部份則滿語－滿文和漢語－滿文兩者皆有。以下對《漢清文鑑》

的滿文之韓文轉記特徵做以總結。

第一，「  ᆂ 」等字是根據滿文 -w 系複元

音的字形 -ɔ而無視其 /-w/ 的發音而表記的轉字法。

第二，「  ᆛ」等字是根據滿文 j-

系複元音疊加 -ij- 的字形而表記的轉字法。韓文在 j- 系複元音中重複疊

加「ㅣ」的表記是依照滿文 -ij- 的二合切音方式而轉記的。

第三，「°ㄱ °ㅋ °ㄴ °ㅎ °ㄷ °ㅌ」的圈是爲了區分滿語 /u/ 與 /ʊ/ 發

音的轉字。「°워」的圈是爲了區分滿語 /wə/ 與 /ʊ/ 發音的轉字。「°위」

的圈很可能是誤置。「°ㄴ °ㅁ °ㄱ」的圈是爲了區分滿語 /iɔ/ 發音與 iɔ

字形的轉字。「ㄹ √」的鉤撇是爲了區分滿語 /l/ 與 /r/ 字形的轉字。

第四，「°ㅈ °ㅊ °ㅅ」的圈是爲了區分漢語平捲舌音發音的轉字。

第五，「이° 스°」的圈是爲了區分滿語虛詞與漢語同音詞的轉字。

第六，「` ㄴ」的點是完全根據滿文拼寫形態、而發音毫無差異的

轉字。

第七，遇到滿文避諱的特殊拼寫時，韓文忠實呈獻滿文的拼寫樣

貌，未考慮漢語的實際發音進行轉字。

由以上可知，在轉字和轉寫的差異中，《漢清文鑑》的滿文之韓文

表記，更注重對被轉文字滿文的字形進行轉記，而不重視其所轉記的發

音。因此《漢清文鑑》的滿文之韓文表記屬於典型的轉字法，而非轉寫。

另外，《漢清文鑑》正文與註釋的韓文表記也不盡一致。這可能是因為

正文中記錄有滿文原文，因此無需在韓文轉記上再細作區分；而註釋並

未記錄滿文原文，爲避免造成混淆，才故意在韓文的轉寫上添加各種符

號，以便準確識別。



91清－朝鮮時期漢．滿．韓互譯中的文字對音

參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　力（1985）。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　力（1991）。漢語音韻。上海：中華書局。

邵　磊（2015）。從漢語再看中世韓國語的齒音。韓中言語文化研究，

39，3-28。

高  娃（2005）。滿語蒙古語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梁六十三（2007）。簡明滿語教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趙　杰（1996）。北京話的滿語底層和「輕音」「兒話」探源。北京：

燕山出版社。

閻崇年（2002）。滿文的創制與價值。北京：故宮博物院院刊，100

（2），42-49。

羅盛吉（2014）。清朝滿文避諱漫議。滿語研究，2，17-23。

韓文文獻

今西春秋（1958）。「漢清文鑑」解說。朝鮮學報，12，21-58。

김영황（1996）。朝鮮言語學史研究。平壤：金日成綜合大學出版社。

李得春（1999）。「漢清文鑑」凡例考察。한글한글，245，21-48。

閔泳珪（1956）。韓漢清文鑑。漢城：延禧大學校東方學研究所。

成百仁（1978）。滿洲語 音韻論의 몇 가지 問題 I。震檀學報，45，59-

93。

成百仁（1981）。滿洲語音韻論研究。漢城：明志大學校出版部。

成百仁（1984）。譯學書에 나타난 訓民正音 使用。韓國文化，5，21-

63。

鄭丞惠（2003）。朝鮮後期倭學書研究。漢城：太學社。



92 編譯論叢   第九卷   第二期

조규태（1981）。「八歲兒」滿洲語文語研究。國語教育研究，13，27-

53。

許　雄（1985）。國語音韻學。漢城：샘文化社。

洪允杓（1994）。近代國語研究。漢城：太學社。

黄俊泰（1985）。漢清文鑑의 漢語 한글한글轉寫에 對한 音韻論的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成均館大學校，漢城。

西文文獻

Trask, R. L. (1996). A dictionary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xford: Routledge.


